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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人餐石，以刚为柔；圣人乘石，以沉为浮。
风将气荡，水以神游；芙蕖一瓣，汛汛如舟。虚无
之滓，为尔长留。

——茂名石船铭

一一

风浪汹涌，不需要凡俗之爱
大石岭心生怜惜，便会捧出坚硬的花岗
一位道士，在纹理斑驳的岩崖中寻找自己的影子
——姓潘，名茂名

那被记载于《高州府志》的洪水和洼地
木与火不可抵挡的哀吟
一个人的拯救，陡峭如石
一艘石船获得的爱，雪白如银
石船篙，信念中难以丈量的尺度
他日夜不息地开凿

——超越凡俗之爱的幸存者
成就了山海与城池的名姓：
潘仙坡、鹅凰嶂、棉被顶……

茂名，一个被爱镌刻在石船上的名字
它是托举、是背负
是山风海啸中一个人孑然而立
是生死沉浮之中，灼热的渴念
高州城，茂名地
是圣人之爱，以刚为柔
是星移斗转、海枯石烂

二二

高州城外，一骑红尘
《长恨歌》的悲戚余音袅袅
剔透的“白玉罂”，仍在味觉流转

谁是被爱情选中的人？
红颜莞尔，堪不破的凡人之爱
山高海远，信物是岭南最鲜丽的赠礼
多少旅途，被封印在泛黄的马蹄声里

多少命运，历经人间相似的感情：
狂喜、悲恸、绝望与平息

南方的山海，坐在晨昏交割的喜悦和苦痛中
它的心事黯淡又擦亮
人间万象、男人和女人的爱欲
帝王和庶民的愿望
逾越无数个昼夜，依旧分泌着新鲜的谜语
——情不知所起，一往而深
生者可以死，死可以生

三三

滨水之城
收拢海岸上旅人的脚印
取出巴彦克拉上游来的种子
北方的严寒已化为一个汉人的姓氏
一个盲人读出你的名字
——茂名
当他的声音穿过海滨的椰林、沙滩、屋宇和回廊
茂名就拥有了岁月所幻化的形象

早春的水雾向海岸聚集
龙山的篝火向洼地降落
过去的人有时还住在礁石当中

有时，夏日沾湿了双手
矿石的耳膜嗡嗡作响
走在这个滨水的“好人之城”
你的心肠要被重新洗濯
你的眼眸，要被善和美静静熨帖

爱，不再是风暴中的祈祷
也不是令人炫目的幻术
砂石硌人的路途、额间的皱纹
尘世中，被浪花抚平的脚迹
日复一日，单调的弦乐
一颗沙粒中耀眼的光斑
也应有爱情的模样

四四

在茂名，我曾梦见暮雪千山
——这不可企及的季候
让我知道爱才是心灵的珍藏

掠过我的罡风也掠过了他人的梦境
爱是这冥冥之中的感应
起身
向那铭刻过圣人与神仙侣眷的山海问询

而山海简洁
它铭刻的只是时间的磨难和光辉

注：《高州府志》中载，东晋年间，高州
城一带地势低洼、洪水为患、黎民涂炭。一
个名叫潘茂名的道士，造一艘坚固的石船
拯救百姓于灾患之中，后人为了纪念潘茂
名就把他住过的山叫做“潘山”，将附近一
带地方称为茂名，并做“石船铭”流传于世。

山海铭
■ 冯 娜

-1-
上章说到宴会后，寒雪与龙涛明在市

府招待所的房间里互诉了一番阔别七载的
往日情。为骗得龙涛明信任和同情，寒雪
把美国CIA替她编造的那段凄惨留美经历
搬了出来。

当寒雪假借醉意，扑向龙涛明，意欲强
行男女之事，早已把寒雪视作普通旧同学，
现在心里装满了韩小倩的龙涛明不为所
动。对一般男性来说，寒雪青春靓丽身材
喷火，是很难抵挡的，但龙涛明原则性强，
坚定自己的情爱只能给韩小倩一人。

用力掰开寒雪环绕在他脖颈上的双
臂，龙涛明半推半抱地把她弄回床沿坐下，
自己再坐回到木沙发上，声音低沉但很有
力度：“你到美国这七年，我真不知道你受
了这么多苦，我深表同情。只是四年前，我
便决定不再找你，也为我们的恋爱关系画
上句号，以前的事情就翻篇了，十分对不
起！”听到他这么说，寒雪又抽泣起来。

龙涛明走来将开水递到寒雪手上，待坐
回去才继续说：“寒雪呀，在电话里我就告诉
过你，我已另有了心上人，我们之间情深意
融密不可分，恳请你谅解！”话说到此，龙涛
明也端杯喝了一口水，站起身边往门口走去
边说：“哎，时间不早啦！你今天一路颠簸，
也够辛苦的，先好好休息吧，我回去了。”

听龙涛明说了这么多，寒雪已清楚他的
态度，明白很难通过色诱这条便路使他就范
了，要如何搞到树脂总厂的技术数据得从长
计议另作他法。眼前也不好再过多纠缠，否
则惹得龙涛明不快或生疑，反倒得不偿失。

终于看清状况，寒雪用纸巾擦干眼泪，
换上一个温和里透着恳切的笑容：“龙哥，
即使你爱的不是我了，可我的心还是你
的！请你别急着拒我于千里，让我重回你
身边，不管什么名分——”自顾自地表完
情，不待龙涛明作出回应，她急转话头：

“哦，我从美国给你带回了几样定制的礼
物。”说着便起身打开衣柜，取出精心准备
的“定制礼物”，一整袋递到龙涛明手上。

打开袋口，龙涛明看了看：“哎哟，这么
贵重，我哪受得起呀！”寒雪撒娇地推了龙
涛明一把：“我本人都愿意送给你了，这些
礼物算什么！”

告别寒雪，龙涛明提着礼品袋走到招
待所大堂，发现马丽还坐在沙发上等他。
龙涛明马上想起在宴会上喝的那七大杯
酒，如果不是马丽仗义相助，自己喝醉都有
可能，便感激地对马丽说：“马科长你今天

救了我呀，我要衷心感谢你！这么晚了，你
怎么还未走？”

马丽很快站了起来：“龙厂长，我在等
您。”接着递给龙涛明一份关于寒雪近三天
的行程表，解释说：“这个行程，是松田代子
和市府秘书长拟定的，大部分都与您和您
厂有关，请您做好安排。”

看了看行程表上的安排，寒雪明天就
要到厂里参观。龙涛明不禁皱起眉头，心
中犯难，原因是按省军分区要求，厂里的生
产装置要实行闭环生产，早已不对外开放
厂区参观了。但也知同马丽说这些没用，
龙涛明就先应了下来：“好的，我知道了。”

在龙涛明离开招待所，往厂里赶的时
候，本已进入梦乡的厂办公室主任岳云太
被一阵阵急促的电话铃声吵醒。

岳云太很不情愿地从床上爬起来，嘴里
磨磨叨叨：“不会是厂里又出了什么事故
吧？”出到客厅，抓起电话听筒直接问：“喂，
哪里找？”“您是岳先生吗？我是您儿子岳龙
的朋友。”电话那头传来一把陌生的声音。

“儿子的朋友？难道儿子出了什么意
外？”岳云太神志骤然清醒，很是焦急地追问：

“岳龙没什么事吧？”对方冷漠回答：“岳龙确
实有事，现在监狱里。但最后有事没事，取决
于您了。”话说得莫名其妙，使岳云太如坠云
里雾里，但他迅速捕捉到了最关键的信息
——儿子不仅出事了，还被关到了监狱。

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对方很快给出
了进一步的解释：“您儿子强迫女同学发生
关系，那位女同学报了警，目前他被警方关
押看守了。”听完这位陌生人述说儿子被抓
进监狱的原因，岳云太在寒冬时节里惊骇
出了一身冷汗。

未等岳云太回过神，电话里突然传来
岳龙那熟悉的声音：“爸爸，救救我啊！他
们的要求，您都答应吧！求求您了！”儿子
的求救哭喊，令岳云太两行热泪无声地流
了下来……

作为江南市山阳县公塘镇岳家村人，
岳云太同所有村里人一样崇尚多子多福的
祖训，认为谁家的族谱人多、祠堂庙大，谁
就荣耀。结婚后，岳云太也雄心勃勃，想同
别人家那般多生几个孩子，怎知爱人生育
了岳龙后患上了子宫瘤，在做手术时发生
医疗事故，医生操作不当连她的子宫都切

除了，导致岳云太至今只有岳龙这根独
苗。为此，爱子心切的岳云太几乎满足儿
子从小到大的所有要求。

虽然岳龙生活上衣来伸手饭来张口，
但学习上却有天资，每次统考都稳定在全
校前三位，高中毕业时以山阳县高考状元
的好成绩考上了全国前十的大学，大学毕
业后还获得公费留学的机会去了美国佛罗
里达州大学——这本是最让岳云太引以为
豪之事，想着儿子学成回国光宗耀祖，却怎
知陡生变故，儿子竟在美国进了监狱。

但岳云太绝不相信自己儿子真会犯下强
奸女同学这样的糊涂事。想起对方那句“最
后有事没事，取决于您”，他悟出了整件事情
的不对劲，赶紧深呼吸一口冷空气，强自镇定
下来试探道：“说吧，你们的条件是什么？”

果然，电话那头又换回了那位陌生人：
“看来岳先生是个聪明人，一点就通。需要
我再具体说说您儿子这事吗？”

“呵，那还重要么？不都是你们陷害出
来的？”岳云太既无奈又反感，讽刺了句。陌
生人不高兴了，语气又变得严肃：“岳先生这
么说就不对了，首先是您儿子犯了强奸罪，
我是来帮助您儿子免遭牢狱之灾的呀！”

已确认对方另有所图，正等自己落套
的岳云太可不理会他的胡扯，正色道：“不
管你提什么要求，我的先决条件是确保岳
龙平安无事。”说到这个份上，那人终于爽
快“亮牌”：“放心，绝对保证您儿子平安无
事！对您的要求也非常简单，近日会有人
联系您，您只要给她提供树脂总厂的信息
情况，并给予她行事的方便即可。”

听到这个要求，岳云太一时陷入沉
默。长期在政工部门工作，本就政治敏感
度很强的他现已确认，对方是名情报人员，
想要自己做美国的间谍，出卖总厂军工生
产材料方面的情报。

原来，为窃取树脂总厂供给国防部军
工用的高音速太空新材料技术，美国 CIA
不仅安排了龙涛明的大学恋人，已成为间
谍的寒雪回国接近龙涛明，同时还通过情
报网找到了与树脂总厂密切相关的另一个
人，即办公室主任岳云太的儿子，刚到佛罗
里达州大学就读半年的岳龙。

美国CIA给这位无辜的年轻人设了个
局，安排一个美国白人女同学以过生日为借

口，盛情邀请岳龙到她家参加派对庆祝。派
对上，不知情况的岳龙喝下了女同学端来的
催情酒，并在曲终人散后与这位女同学发生
了关系。当天夜里，这位女同学装作“受害
者”报了警，于是岳龙被抓进监狱。如此一
来，美国CIA便可要挟岳云太听命指使，协
助接近龙涛明身边的寒雪展开间谍行动。
方才，岳云太听到儿子哭喊的求救声，其实
是美国CIA提前就用录音机录好的了。

过了一会，陌生人又说话了：“岳先生，
您不想合作也行，那我挂机啦。”岳云太连
忙应答：“急什么，万事好商量呗。先说清
楚，你们要我‘合作’多长时间？”他智商可
不低，谁会想长期受到控制。

只要岳云太肯合作，以后势态发展下
去，可就由不得岳云太了。眼看目的达成，
陌生人胡诌两句哄骗岳云太：“我们只‘合
作’这个项目，快则半年，慢则一年。”

起床接电话时，岳云太以为不过一通
普通的简短来电，时间不会很长，只穿了里
层的睡衣，没披外套。接近零度气温下，站
在没有暖气的客厅，寒气缕缕入侵体内，岳
云太不禁打了个粗重的寒颤。

经过激烈的思想斗争，最后还是决定
要保儿子，他咬了咬牙，恨恨地同意：“好，
我与你们‘合作’，你先把我儿子从监狱放
出来，并保证他人身安全！”

对方痛快答应：“那一定！那一定！”临
挂电话，还补了句：“岳先生，祝我们‘合作’
愉快！”气得岳云太浑身颤栗，没有接话即
把话筒重重地摔回机座上……

昱日上午，马丽早早来到办公室，办好了
接送寒雪与松田代子前往树脂总厂参观的请
车手续。看时间还早，估计寒雪她们没这么
早起床，她先给闺蜜韩小倩打了个电话：“小
倩，我今天陪贵宾到你们厂参观哦，欢迎不？”

这段时间，韩小倩都在忙着总厂新生
活小区的征地报建工作，没功夫跟马丽闲
聊，便搪塞说：“厂领导欢迎你，轮不到我。”

马丽话题一转：“小倩，我们不说工作
了，说说你的白马王子。”听到马丽要说龙涛
明，韩小倩第一反应警觉道：“马丽，你不会
抢我的龙涛明吧？！”马丽嘻嘻一笑：“我想，
但不敢。如果我告诉你，有人又想又敢抢你
的龙涛明，你会不会请我吃饭呀？”知道韩小
倩非常在乎龙涛明，她故意卖了个关子。

韩小倩马上提高了音调：“别闹了！说
吧！”听出韩小倩是真紧张龙涛明，马丽不
敢再开玩笑，如实认真说起了自己在招待
所的所见所闻：“昨天我从省城接回了一个
美若天仙的美籍华人，她自称是龙涛明的
初恋情人，当着我们众人的面，对龙涛明又
搂又抱的。市长欢迎晚宴后，她还拉扯着
龙涛明进了房间，我在大堂足足等了四个
小时，龙涛明才从她房间出来。这两个孤
男寡女，又是初恋情人，我怕——”

话还没说完，电话那头“啪”地一声，接
着已是“嘟嘟嘟”的提示音。虽被韩小倩挂
了电话，马丽却觉得心里舒服了很多，因为
她认为自己有责任和义务把自己知道的情
况告诉自己最好的闺蜜。

再次看看表，估摸二位贵宾这个钟数该是
起床准备了，马丽坐上市委接待的那辆车，前
去市府招待所接人。时间掐得刚好，一进到大
堂，便见寒雪风姿绰约地从楼梯上走了下来。

快步迎上前，马丽热情问候：“寒小姐，
早上好。昨晚休息得好吗？”寒雪礼貌答：

“谢谢关心，挺好的，马科长，今天又要辛苦
你了！”“哪里，为您服务是我的荣幸，代子小
姐呢？”马丽没看到松田代子，便关切地问。

寒雪向她解释：“干妈说经过十几个小
时的旅途，她现在还头昏目眩的起不来，想
在房间休息一天。市里安排今天到树脂总
厂参观，她就不去了。”

“好的。寒小姐，那我们现在出发？”马
丽点点头后询问。寒雪是迫不及待想去树
脂总厂的，把浓妆艳抹的脸庞往门口一扬，
她给马丽回一声“走”便率先走了出去。

再说松田代子，自从昨天踏上故乡的
土地，心情就久久难以平静。一整夜，脑海
里闪现的都是父母双亲的音容笑貌，“时隔
四十二载，不知父母双亲是否还健在？如
果健在，如今人在哪里，身体情况怎么样？”
这些问号扰得她难以安眠。

以前因时局动荡来到了美国，又因风
云际会变成了日本人身份，并加入了美国
CIA，即使心底始终思念家乡和父母未曾间
断，但奈何这么多年来一直身不由己。现
在好不容易回到了故土，家乡近在咫尺，她
决定天亮就回乡去寻找亲生父母！

于是松田代子编了个理由，同寒雪说
自己留在招待所休息。待寒雪随马丽一
走，她稍作化妆，戴上眼镜，乔装换上省城
信访厅干部的身份，以接到台湾省江妞女
士的电话委托，帮助其寻找父母双亲为由
头，独自离开招待所，乘坐出租车前往离别
数十年的家乡——坡头镇。

第四十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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夜，是什么？是黑暗，是邪魅，是迷惘，还
是酝酿着黎明的一段时光、一股力量？对于夜
的解读，我相信“一千个人眼中就会有一千个
哈姆雷特”。

曾经，在人生最灰暗的那段时光，我对夜
是无解的。大多数时候，我选择一个人静静地
坐，傻傻地发呆，看着远处，看着星星点点的
光，看着夜在慢慢地扩大，慢慢地延伸，慢慢地
将自己吞噬。那时，我偶尔会借着暗夜里的幽
光，细细地审视自己，看看自己想要什么，又可
以得到什么。

可是，我什么都没有了，我已经一无所有
了，我还可以得到什么呢？这个问题，我无数
次问自己。可是，走出婚姻的泥淖，我却也无
数次清醒地给自己回答：你可以得到你，一个
不同于以往任何时候的你，一个你再也不用小
心翼翼、如履薄冰、战战兢兢的你，一个灵魂独
立的你……

虽然，孤独是常态，孤独渗进夜里，是更为

具体的、更为巨大的孤独，它裹挟着你，威逼着
你，伴着寂寞，伴着空洞，伴着无数的虚无，你
想伸出手去抓一抓，抓到的却又是无法预知的
变数……但是，无论如何，无论多么茫然，夜，
总会结束的，曾经的孤独、寂寞、虚无、迷茫也
总会结束的，晨曦会来临的，清风与花香也会
来临的！

那个周日的早上，我赶到将近一百公里的
家里去，只为了陪陪在那里读高中的孩子，而
下午又要赶搭 4:30班车，回到工作的地方——
因为我是一名普通的教师，第二天一早有课要
上。下午，三点半被闹钟叫醒后，匆匆热好饭
菜，陪孩子用完膳；吩咐孩子洗碗收拾垃圾，回
校上课；然后就匆匆赶到车站乘班车。

坐到车上，靠在窗边，匆忙的情绪瞬时安
顿下来，只管悠闲地欣赏美景。天空真美！底
色是清澈纯净的蓝，上面铺砌着密密麻麻的一
朵朵小白云。那密密麻麻的小白云像鱼鳞，又
像无数个紧挨着的一个一个都完整的指甲，秀

气极了！我被这异样的白云迷住，目不转睛地
注视着，不久，小白云终于在我的眼睛里变大
了，越来越大，成了一整团一整团的棉花。棉
花悠悠地躺在空中，软软的，柔柔的，嫩嫩的，
触在手里，像婴儿的肌肤！我心情大好，一路
看白云，直到车程过了三分之一，直到令人惊
喜的白云完全消失，才将视线转向远山那边的
红日！而这，也是一道别致的风景。看！硕大
的红日落在山头，放射出万道橘红色的光，暖
暖的，柔柔的，似把远山和田野都披上薄薄的
红纱——这哪里是实景？这分明就是一幅缀
着旧时光的魅力油画呀！我呆呆地看着，看
着，直到最后一丝橘红色的光完全褪去，直到
夜慢慢降临！

夜来了，灯光也越来越多，又过了一个镇，
再一程，车程就结束了。在车站下了车，和三
两个相遇于车上的女同事一起说说笑笑回学
校，踏着夜，揣着一颗安稳踏实的心！

此时，夜，在我的眼里，早已成了那点点娇
俏可爱的星光，它告诉我：夜，并不可怕，你只
管往前走，朝前走；不要执着于过往，不要回头
看；只管投入到生活中去、工作中去——不久，
你就能走到夜的尽头，看到黎明的新亮！

夜 ■ 木小棱

我最不能忘记的是母亲的眼
泪。虽然母亲已驾鹤西去很多年了，
然而母亲的眼泪还是梦里依稀见。

母亲生于风雨如晦的上世纪三
十年代，化北边缘一个叫作三脉沙
垌的山旮旯。背枕巍峨高大的三脉
嶂，村前一条小山溪蜿蜒流过，一条
羊肠小道与遥远的外界相连。四周
蓊蓊郁郁，太阳迟出早归，典型的多
见树木少见人。外祖父家族早年家
境殷实，男丁均粗通文墨。母亲没
有上过学，却经受文化氛围的耳濡
目染。她虽然不识字，却懂得“望天
数”，会计算简单的数目，知道一些
历史掌故和俗谚俚语，女红针线活
心灵手巧，磨豆腐、簸箕炊、做艾籺
等民间小食能为人师，在村民眼里
是个没有读过书的才女。

母 亲 未 出 嫁 时 已 经 家 道 中
落。嫁到我们家后，饱经生活风风
雨雨的洗礼，不知操了多少心，担
了多少惊，受了多少怕。原本也坚
强自信的她，逐渐变得多愁脆弱，
乃至容易伤感落泪。

最初让母亲伤感落泪的是流言
蜚语的中伤。母亲嫁给父亲后不
久，就风闻过村中一些好事者议论，
此女人聪明伶俐，绝非池中之物，我
们村不是她安身立命之地。传到母
亲的耳朵，母亲觉得别人不了解自
己。直至生育了大姐大哥，母亲携
儿带女在村中出入，仍有一些见不
得别人好的人背后风言风语，这个
女人迟早都会远走高飞。母亲知道
了这些，感到满肚子委屈和难过，常
常抑制不住泪水暗流。在伤心流泪
的同时，母亲笃定决心用实际行动，
痛斥和回击那些小人嘴脸。当母
亲儿女成行之后，那些好事者都成
了村民茶余饭后的谈资。

母亲伤感落泪最多的是生儿
育女的艰辛。母亲生育了十一个
子女，因生活和医疗条件的贫困，
夭折了三个。那时候经济非常拮
据，也严重缺医少药。尤其万籁俱
寂的夜间，更是祸不单行，有时遇
上两个幼儿生病发烧……母亲不
知经历过多少个彻夜不眠，不仅忙
得手足无措，也被吓得胆战心惊，
无法控制泪水流淌。母亲说，我六
岁时患上角膜炎，一度双目失明；
细妹到了八岁仍骨瘦如柴，像个非
洲难民；幺弟到五岁还不会走路。
当时有人认为这些孩子养不大，私
下劝说过母亲放弃。母亲不但毫
不动摇，反而更加殚精竭虑把我们
养大成人。为了克服请医买药的
困难，母亲摸索并学会了许多民
间医学知识，用土药材和民间偏
方为孩子防治疾病，如乡村常见
的沙牛虫、地乌龟、蟑螂头包、小
鸡屎以及马蹄香、山鸡米、竹壳
菜、金钱草……各种动植物药材，
还有烧艾火、刮痧、拔火罐等等。

母亲吃尽千辛万苦，经历无数次惊
吓流泪，我们终于慢慢长大。

对家庭的管理和子女的管教，
也颇让母亲大费周章和劳心劳力，
甚至伤感落泪。父亲在外是生产
队长，操劳生产队集体大事；母亲
则是我们家庭的生产队长，操劳偌
大的一个家庭事务。家庭生活的
年度计划、季节安排及每月重点，
母亲都会全盘考虑。年内谁该添
新衣买新鞋，腾出的旧衣旧鞋安排
给谁穿，母亲也会精打细算。每天
谁负责家务的那一项活儿，母亲总
会提前一晚筹划布置，第二天晚饭
前检查落实。小时候的我调皮贪
玩，时有忘乎所以耽误了母亲吩咐
的活儿，或有人投诉我在外惹事生
非等等。凡此种种，母亲绝无戏
言，严惩不贷。什么“三岁看七，七
岁看老”“江山易改，本性难移”“学
好三年，学坏三天”……母亲一边
数落，一边挥鞭惩罚。有时不但处
罚我，还有二姐或弟弟，简直像“诸
葛亮斩马谡”，挨打责罚的是我们，
痛彻心扉的却是母亲。我们流泪，
她也流泪；有时我们不流泪，她也
泪如泉涌。正是母亲“恨铁不成
钢”的严厉管教，我们兄弟姐妹才
会不成功便成仁。

当历史翻开新的一页，我们都
长大成人，彻底告别缺衣少食的时
候，母亲却日渐变老，仿佛使用已
久的破旧自行车，不时需要维修保
养。精明能干的形象不见了，只有
佝偻的背影，越来越清晰。仿佛因
长时间的担惊受怕，落下了多愁善
感的后遗症，喜欢唠唠叨叨，以至
有时泪花闪烁，诉说内心不尽的忧
虑。她担心还在居住的泥砖房，雨
天“床头屋漏无干处”；担心外出打
工的两个小弟，因家里没有楼房难
以娶媳妇；担心我们会因妇人之
仁，溺爱而管教不好孩子……

年老的母亲一次次在门口等
待，盼望我平安回来。只有我到了
门口，她才舒一口气，眼里才有一
点精神。有时我周末回来，看到母
亲熊猫眼的样子，我忍不住调侃：

“昨晚又在忧国忧民睡不着？忧得
来的，让我们年轻人不睡觉吧，你
怎吃得消？”“我也知道‘人无百岁
命，不作千年忧’，但怎么也做不
到。除非不会想了吧，我不想你
们，还有什么可想呢？”母亲眼含泪
花喃喃自语。每每如此，我心中总
是默默祈祷：忧虑危害健康，母亲
何时才能忘却“杞人忧天”啊……

直到那年南方罕见严重冰冻
雨雪灾害的冬天，母亲来不及与儿
女告别，就永远离开了，把对儿女
所有的爱都埋藏在黄土里。直到
自己也为人父母多年，我才深深地
懂得母亲为儿女总有操不完的心。

每念及此，我常常热泪盈眶。

梦里依稀慈母泪
■ 张华文


